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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演员，一台话剧，场场爆满。毕业季，由
天津大学北洋话剧社大学生排演的经典话剧《哥
本哈根》在校内外连演四场，一票难求。一个非专
业的学生话剧社，在理工科为特色的大学掀起了
话剧热潮。

话剧《哥本哈根》取材于现代科学史上的一
起真实事件，是话剧界的“经典之作”，剧情严肃
复杂，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比较“烧脑”。它以二战
为历史背景，通过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和丹麦科学
家波尔及其夫人玛格丽特的灵魂对话，引出了史
上著名的 1941 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引发人
们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考，对于道德与崇高
的定义，对于人性卑劣和无知的展示。

“这部剧太精彩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电

影和小说的艺术。”2014 级英语系本科生房思祖
感慨。

话剧梦开始的地方

事实上，在每年毕业季，北洋话剧社都会推
出年度大戏，从 1985 年到今年已经是 30 年。年
年“爆满”的观众席，让这个由学生自发组建的话
剧社积累了众多“粉丝”。

谈到在这所以理工科为特色的高校，话剧缘
何如此有“观众缘”，北洋话剧社指导老师盛宇笑
着说，这是“真爱”。

见到盛宇时，他正在小剧场里给同学们上表
演课。与学校其他社团不同，北洋话剧社有专门

的“表演课”，每星期一次。表演课主
要针对新社员，对他们进行系统的
理论传授和表演训练，使得同学们
的表演更标准。

这个不足 100 平方米的平房建
筑在天津大学里并不显眼，这间“大
教室”就是话剧社的同学们念念不
忘的“小剧场”。小剧场里有一个 30
多平方米的舞台，舞台的南侧挤满
话剧社的道具及其他演出用品。

话剧社的授课研讨和彩排练习
都在小剧场。近年来，一些受到学生
热捧的话剧，比如《恋爱的犀牛》《暗
恋桃花源》等都是在小剧场里排练
的，有时候为了新剧的演出，学生们

需要通宵排练。“台上表演，台下学习”的情景经
常在小剧场里出现，舞台上，认真彩排，投入表
演；舞台下，还要抓紧时间写实验报告和作业，同
学们既是好演员，又是大“学霸”。

除了将经典话剧搬上舞台，北洋话剧社还积
极地进行新剧的探索和尝试。2012 年，为纪念中
国共青团成立 90 周年，北洋话剧社编排了原创
红色话剧《醒世惊雷》，展现了革命先烈张太雷艰
难求索、不屈斗争的革命历程。这部原创红色话
剧在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进行了首演，并且复演
多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刘一波是天津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
专业的 2014 级博士生，虽然是话剧社的一名“老
演员”了，但是还会经常回到小剧场来“蹭课”，和
新社员们一起研究表演，排练“小戏”。

周五晚上是北洋话剧社雷打不动的例会时
间，演员们都聚集在小剧场讨论剧本、研究表演，

“有时候为了一句台词的理解和表达，大家可以
‘吵’到面红耳赤。”刘一波说。

在《哥本哈根》中饰演玛格丽特的王雨桐与
很多话剧社的同学一样，最开始对话剧并不了
解，此后则“日久生情”。“通过接触话剧，使自己
在舞台上有了非常开心的体验。每一次的排练都
能有全新的感受。”

“他们很靠谱儿，也很可爱，只要提到‘话剧’都
跟打鸡血似的。”在盛宇看来，虽然同学们的表演都

是零基础，有的同学在舞台上“活泛劲儿”也不足，
但理工科的学生有很强的钻研能力，愿意思考和琢
磨。他们更加注重对剧本的研究、对情节的把握、对
人物的揣测，有股子韧劲，能吃苦下功夫，这就使得
他们的表演有生命力，也准确到位。

大学需要话剧舞台

减压、好玩、重新认识生活……种种原因让
话剧在天津有着浓厚的传统和积淀。

北洋话剧社每年都会排演“毕业大戏”和“年
度大戏”两场，平时还会演出一些精编“小戏”。话
剧社社长丁孟佳说：“在天大，话剧社特别有‘观
众缘’，很多同学提前一两个小时来排队领票。有
时候，演出现场的过道和地板上都坐满了人，一
直坐到舞台边上，甚至需要往外‘撵人’。”

作为话剧社的“忠实粉丝”，建工学院的学生
小丁就有过被“赶出来”的经历。北洋话剧社的演
出，小丁场场必到，看完之后还会写影评与演员
交流。他说：“看一场话剧，可以让浮躁的内心安
静下来。学校里学业科研压力比较大，话剧可以
让我换个角度去思考。”

而作为话剧社的演员，刘一波坦言，“话剧让
自己有了更多的“人文情怀”，让自己变得更关注
和理解生活中的人和事了”。

今年是天津大学建校 120 周年，北洋话剧社
正在集中精力创作排练一部原创剧《侯德榜》。他
们打算将这部新剧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献给
学校和广大观众。

余佳能，是浙江工商大学
公管学院 7 个班的“90 后”辅导
员。她喜欢漫画，开了一个叫

“卡农时间盒子”的微信公众
号，内有“滴答篇”“叮咚篇”“咔
嚓篇”三个系列，将自己的成长
经验、忠告等图文并茂地传递
给学生。

晚上，她则摇身变为手机
App 荔枝电台的主播，悠扬的
歌曲伴着她甜美的声音，为学
生放松一天的劳累心情。一般
每周做两期，已经坚持了半年
多，播了 80 余期节目。

她的学生们对此赞不绝
口，大三学生胡佳唯认为它是

“俘获学生的心的利器”，“很对
我们的胃口，潜移默化地传递
了满满的正能量”。

当“互联网 +”成为“新常
态”，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

“95 后”逐渐成为大学生的主
体，利用新媒体丰富校园生活

就成了高校里的共识。像余佳能一样，很多辅
导员建立班级 QQ 群、微信群等，通过各种新
媒体平台及时“倾听”学生的所思、所想和所
需，量身进行教育引导。

校园里的“夜猫子”越来越多，有的学生早
上起得太晚，来不及吃早餐就去上课。该校官
微就在线上喊“浙小商”（对浙商大学生的昵
称）们参加“你晨读，我送早餐”活动。参与者每
天早上在指定时间到学校树人广场签到晨读，
累计一定次数就可领取一份免费早餐。活动迄
今已开展了两轮，有千余人次参与其中。

这是浙商大利用新媒体助推管理服务的
缩影。此外，该校经过官方认证而活跃着的微
博、微信平台有 60 多个，各类学生组织、社团
组织建立的新媒体平台有 190 多个。

在今天的浙商大，通过相应部门的微信、
微博等平台，动动手指即可给书记校长反映问
题，查课表、教室、成绩，查询或登记丢拾物品，
给食堂提建议，寝室报修，预约心理咨询，查看
校内新鲜资讯……甚至微信成为“文明寝室”
建设的好帮手，比如杭商院将传统的寝室卫生
检查结果放到微信服务号上，学生可及时了解
需要改进的方面。

大二学生林佳琦几乎关注了所有校内部
门的微信、微博账号，通过学校新媒体平台，

“我们很多需求都可得到满足，许多线上线下
活动也很接地气、有人气，新媒体成为联系学
生和学校的贴心纽带”。

正如浙商大党委书记蒋承勇所评价的那
样，“利用新媒体解决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既助推学校服务升级和管理转型，又扩
大了其在学生中的影响覆盖面”。

“现在的你看到这封信，当感慨时间易逝
吧，五年弹指一挥间，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
何地，请热爱你的生活，请担起你的责任……”
毕业典礼结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专业毕业生薛国典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折叠，放
入信封，投进邮筒。

五年后，他将收到这封自己的来信。信中
写的是这五年的短期目标、规划，还有对自己
的激励。

与薛国典一样，6 月 26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
毕业典礼现场，2000 余名本科毕业生写下了这

封给五年后自己的信。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李
洪栋介绍，学校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毕业
生在走向社会之前明晰方向与目标，激励他们
努力奋斗，待五年后收到信件，更是对奋斗历程
的一次检验。

毕业典礼是毕业生终身难忘的日子，也是
新梦想的起点。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学校
为每名毕业生准备了一大一小两个信封，小信
封上的邮寄日期为“2015.06.26”，大信封则是五
年后信件寄出时邮戳盖上的时间。

而信封、信纸，也是由中国农大毕业生自行

设计的。大小信封的左下角是手绘的校园图案，
邮票图样是开学、毕业典礼的场地———中国农大
体育馆、奥运会比赛场馆的一幅摄影作品。照片
中，雨过天晴后的体育馆与水中的倒影交相辉
映———寓意同学们在这里经受洗礼，焕新面貌，
重踏征程。逢学校 110 周年校庆，信封背面印着
校徽和 110 周年校庆图标，还有中国农大的校
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这是我五年
前从中国农大学到的一句话，五年后，也要时时刻
刻以这句话来做人做事……”毕业生邓杰写道。

北洋话剧社：演绎大学的“别样”生活
姻本报通讯员闻雪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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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信五年后的自己
姻本报通讯员闻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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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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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开始呈现倒计时的
姿态，包括我的离开。去年我
听着窗外凌晨别离的喧嚣，那
条闹市街上的霓虹灯光拢住
所有的情绪，包括泪水、分离、
拥抱，还有约定。这个时刻，总
会是一群人的狂欢和孤独！如
今，也轮到了我。一切的告别
形式都成为致青春的仪式。

如果此刻可以，我只愿，
在古代！

我们在这里相逢又相离，
四年的时间，既不能描述成一
个萍水相逢的故事，又不可以
诉说成一个遥远的梦呓。不长
不短的时间刚刚只够我们开始
和告别，中间的过程似乎被残
忍地省略，没有记忆的存在。

这是一个渡口，我们快走到彼岸。上船的
时候互相问候，认识了船上同路的旅人，有
你，有我，也有他，一起相伴走了这段行程。而
此岸到彼岸的距离，青山温柔地存在着，浮云
白日，山川弯腰问候，一切都客观合理，各自
的眼中出现的却仍是不一样的风景。你记住
的是那日风狂雨骤下木船的颠簸流离，我记
住的是那日拨云见日下一束阳光聚焦在河岸
两旁的热烈，你记住的是船舷边随水流流动
的水草安静地同鱼儿游弋，我记住的是我们
在船上趁着天朗气清扬声放歌。

我们彼此熟悉又陌生，走的是同样的路，
看到的是同样的风景，听到的是同样的歌声，
体会的是同样的心情，到达的是同一个彼岸，
记住的是不一样的天气，知道的是不一样的
传说，梦见的是不一样的片段，头脑剪辑的是
不一样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相同与不同，
仿佛如同远古的初民，在绳上打着结记着日
子，我们常常暗中触摸绳结，回忆着曾经占据
在我们心里的线索。

某个夜晚有着漫长的星光相伴，某个下
午有着漫长的时间去看层层晕染的霞光，而
某个时刻心里却是曲曲折折的思绪，而这四
年，只能用短暂来形容。

这是个言辞泛滥的年代，离别的时刻即
将到来，风扬起衣衫，吹走了凛冽的忧伤，空
气中流动的全是安静透明的分子，如同我对
你们的祝福，充满温暖和纯粹。就如同海子的
祈祷，祝你们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祝你们在尘
世获得幸福，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刻，我已能看见岸边的酒肆，酒帘飞扬
在迷濛的柳絮中，青墙黛瓦若隐若现，檐角重
重叠叠翘起，街上行走的小贩在各处叫卖的
声音飘散在四周，这些都在宣告着终点的抵
达，我们要下船了。

下船之后，我们可否像古代一样，抱拳作
揖，挥一挥手，彼此就懂了不用言语的告
别———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学生）

一只畅游科幻的“妖精”
姻本报记者 陈彬

学子情怀

在不远的未来，一家科技公司制造了一些
小海豹模样、具有语言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玩
具，却不慎将运输货物的集装箱弄丢。当他们找
回货物时，却发现小海豹在密封的集装箱中说
着人类听不懂的语言。难道机器人自己能够发
明语言？如果真是如此，人类又该怎么办？

这是短篇科幻小说《让我们说说话》的大
致内容。不久前，这篇小说被发表了。但是，发
表的刊物不是国内外的某本科幻杂志，而是在
科学界“鼎鼎大名”的《自然》杂志。在这个国际
顶尖学术刊物上，也留下了一个中国年轻老师
的名字。

这位老师名叫王瑶，一年前博士毕业，现在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任班主任。在国内科幻
界，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夏笳。

“先得搞好‘个人事业’”

“夏笳”这个名字是王瑶在 2004 年发表科幻
小说《关妖精的瓶子》时所用的笔名。这篇小说
既是她的处女座，也是她的成名作。那年，还在
北京大学物理系读本科的王瑶凭借这篇作品，
在当年度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评选中，
一举摘取了“最佳新人奖”的桂冠。

王瑶的“一举成名”并不是偶然的。从小她就
生活在一个“地道”的理工科家庭里，父母都是西
安交大的理工科老师。从小与科普读物相伴成长
起来的她，慢慢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本能的喜欢。

“我就是看着科幻小说长大的，想写点东西
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王瑶说。而本世纪初，
中国科幻界对新人新作的渴望，又让初出茅庐
的王瑶一举成为了众人关注的新星。

“那段时间，其实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幻呼唤
新一代的好时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对于自己当初的一鸣惊人，王瑶还是有点
忐忑。“那段时间，当被别人称为科幻新生一代
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心虚，觉得自己还是个学
生，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她笑着说。

伴随着这份忐忑，王瑶本科毕业，进入中国
传媒大学攻读电影学硕士学位，之后在北京大
学中文系读完博士，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

“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与文化”。此时，曾经的“最
佳新人”，早已经成为了五获“银河奖”的响当当
的“美女作家”。

事实上，直到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之
前，对于自己的科幻创作道路，王瑶都不十分确
定要走下去。“因为为了自己将来的学术工作，
我可能首先要停下科幻创作，而一旦停下之后，
就很难再回去了。但是，我首先要把个人事业搞
好。”她说。

王瑶的这份担心再次因为一个“新时期”的
到来而消失了。

“我以后就靠你啦”

就在王瑶完成博士论文、毕业，到西安交大工
作的这几年间，伴随着几部重磅国产科幻文学作
品的推出，国内掀起了一股新的科幻热潮。除了公
众的关注外，国内学界也对科幻文学投来正视的
目光。而在国际上，出版界和文学研究界也都对中
国科幻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王瑶忽然发现，她可
以将中国科幻研究作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己的
学术主攻方向，这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之前担心没办法取得科研成果的话，就连
职称都很难评了，现在看来情况要好得多。”王瑶
笑言。

如今，王瑶已经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一年时
间，还担任了班主任。对于这位漂亮班主任的另
一重身份，班里的不少学生也是心知肚明的。于
是，经常有些学生向她询问会不会开一些关于科
幻创作的课程。而对于学生们的科幻热情，王瑶
向来来者不拒。

不久前，在王瑶的牵线搭桥下，著名科幻作
家刘慈欣来到西安，与当地科幻迷做了一次交
流。而在组织这次活动的过程中，她结识了一位
陕西师范大学的大一女生。交谈中，这位女生告
诉王瑶，她准备申请组织学校的科幻协会，将来
还准备成立西安高校的科幻协会联盟。

“那个女生特别热情，而且做事干脆。”这位
女生给王瑶的“启示”是，科幻迷的组织还是需要

“妹子”来统筹。“理工科的男生虽然踏实肯干，但
一般都比较‘宅’，真正牵头的事情交给女生做反

而要好得多。”
“我以后就靠你啦！”王瑶对那个女生说。

“投到他们采用为止”

也就是在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王瑶萌生了给
《自然》投稿的想法。

作为科幻作家，王瑶其实很早就知道《自
然》有一个专门的科幻专栏，用来刊登完全原
创、题材限定于未来、内核为硬科幻的优秀作
品。平时，她也会关注其中发表的一些文章。看
了一些之后，她发现这些文章并不像她之前想
象的那么难写。

“他们能写，我也能写。”王瑶说，她曾经帮美
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过他发表在《自然》
上的科幻小说。这次，王瑶向他表达了自己想投
稿的愿望，刘宇昆完全支持。

事实上，王瑶和刘宇昆在多年以前就互相翻
译对方的作品，并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但这
次，正赶上刘宇昆比较忙，而且由于小说篇幅不
大，王瑶决定直接用英文创作。“我觉得挺好玩
的。”她只是在完成之后，请刘宇昆帮忙做了一些
润色。刘宇昆问需不需要他帮忙投稿，王瑶决定
自己来。

去年年底，王瑶投出了自己的小说，并收到
了一封自动回复的邮件，说编辑们正在放假，王
瑶只能等待，而这一等就是 4 个月。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可能‘没戏’了。”王
瑶说。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今年四月的一天晚上，在
临睡前最后一次看邮件时，王瑶发现了《自然》给
她的回信。而回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给
我们的投稿，希望你接受我们诚挚的歉意……”

这颇似退稿信的开头让王瑶心头一凉，但随
后的内容却让她再次兴奋起来。原来，编辑道歉
的原因，是因为电脑服务器的问题，导致她的小
说最近才被编辑看到。邮件的最后，编辑通知她，
这篇小说已经被采用了。

王瑶激动得从床上跳了下来，光着脚冲进父
母房间大喊：“我要发《自然》啦……”

“如果那篇小说没有被《自然》采用，你会怎
么办？”采访中，记者问道。

“那我就再写一篇，一直投到他们采用为
止。”王瑶笑着说。

科幻小说《让我们说说话》在科学界“鼎鼎大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中国
年轻老师的名字。她本名王瑶，在国内科幻界，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夏笳。

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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